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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 　 序

写作是灵 ，是精 ，是一个人心力的极致 。 但若只用心来写还

不够 ，真正好的作家应是用生命来写作 。 可惜我们生活在一个

现实的社会 ，挣扎在一个快餐的年代 ，正道力量太小 ，许多人淹

没在横流的物欲中 ，悲哀而无奈 。 西方人说 ：“权力使人腐化 ，诗
使人净化 。”若无少数清流坚持 ，希望真会成绝望 。 因此 ，我们无

须抱怨 ，是对的就永不放弃 。 这也就是我写枟交换舞伴枠的潜在

动机 。
曾有人说 ，中国传统文化中独缺灵性 。 明朝末年 ，抗清英雄

黄道周上刑场被人当猴戏看 。 清朝戊戌政变六君子受刑时也被

人当热闹看 。 两事相隔三百年 ，人却没变 。 现代的快餐社会就

更难有灵性的土壤了 。 但灵性 ——— 或说人自身的价值 、人的良

知的价值 ，任何时候都应是一个社会的生命或灵魂 。 当今社会

光怪怪离的事时有所闻 。 在有些原本很明白的是非理念上 ，一
些人竟也感到困惑 ：夺人所爱是否无罪 ？ 理智应否控制感情 ？
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是否可取 ？是否该与中风的父母同住 ？ 有的

人疏忽于最基本的诚信及礼貌 ，漠视对承诺的信守 ，冷血地践踏

别人的尊严 。 有的人对社会规范嗤之以鼻 ：男人认为只要处理

妥当 ，外遇也没什么不可以 ；女人公开呐喊两情相悦可以不顾一

切 ；对感情背叛的谴责被视为狭隘的妒嫉 。 面对所有这一切 ，你
会不震撼 、不寒颤 ？ 更何况其中很多人还是高级知识分子 。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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果你有良知 ，你会不问 ：这社会是否病了 ？
想获得自由要付出一定的代价 ，这代价就是在另一方面的

不自由 。 人该有的是以尊重别人为前提的自由 ，所以才有社会

人伦规范 。 没有人伦规范的自由叫野蛮 ，不叫自由 。 但并非所

有的人都这样想 。 美国历史上有华盛顿童年砍倒樱桃树后诚实

认错的事 ，对此竟有人辩称其父赞子是不得已 ，否则华盛顿执在

手中的斧头非砍他老爹不可 。 令我百思不解的是 ，何以有人会

把做人子的心思想得那么龌龊 ？
放眼当今的人类社会 ，西风东渐 ，青出于蓝 ，许多东方人性

观念开放 ，未婚生子 ，动辄离婚 ，崇尚享乐 ，一切速成 。 可是即使

自由如西方 ，竟也会听到有所谓的“婚姻博士”还在暗示离婚是

次等民族做的事 ，宣称单亲不该交异性友或再婚等旧观念 。 这

类漠视人性的议论是否又过于严苛 ？ 其背景可能是夫妻冷战导

致更多的外遇 ，夫妻不睦引发更多的子女问题 。 这给了年轻人

一个错误导向 ：宁愿同居而不结婚 ，也不想生小孩 ，更不愿承担

家庭所带来的种种责任和义务 。 婚姻若只维持表面 ，那些因压

抑而埋下的地雷与放纵一样会导致问题丛生 。 过与不及都不

妥 。 而惧怕或逃避现实也不是办法 。 漠视道德的合理性或自我

放逐式的屈就于旧观念 ，都是开历史倒车 。
观念可以不同 ，规范与法治却不能没有 。 固然它是人为的 ，

难免有缺失 ，但总比无限制的混乱要好 。 现在我们进出有基本

的安宁 ，倘若一个大地震 ，谁保得了歹徒不趁火打劫 ？ 现在你小

姐可以迷你裙大胆露 ，设若一个大战争 ，谁保得了女人一定不被

强暴 ？ 社会乱象不能姑息 。 有人将乱象视为新潮流 ，认为只要

两情相悦 ，没伤害旁人 ，有何不可做 ？ 事实上 ，又怎知没伤害旁

人 ？ 怎知表面或短暂的没伤害就是永久的没伤害 ？ 人性有许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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弱点 ，应当适度控制 。
当我们面对现实时 ，婚姻对相合的人本是美事一桩 ，实在不

合者也有离婚正途可解决 。 外遇与杂交都是没有担待的行为 。
这些当事人往往理由一大筐 。 其实很简单 ，只要勇于面对现实 ，
将本身的婚姻问题先解决了再谈其他 。 人随着年龄的增长 ，会
越来越需要勇敢 ——— 不只是追求美的勇敢 ，更是面对丑的勇敢 。
使人头痛的婚恋问题让人总想逃避它 ，但它决不会因此而消失 ，
除非你勇敢地去面对 。

回顾我已出版过的那些小说的书名 ，人们或许会误以为我

只写爱情 。 但我相信 ，如果认真读过我的小说 ，就会知道我写的

其实是人生 。 如果只写爱情 ，故事往往就有限或者形成重复的

疲乏感 。 只有写人生 ，才会无边无际 ，故事永远也写不完 。 因为

人生层面太广太多 。 其中情是精髓 ，一个“情”字往往主导了整

个人生路 。 但“情”可大可小 ，可重可轻 。 当它扩张到无边无界

时 ，情的美和伟大就绝非简单的“爱情”两字可以概括了 。 书名

只是一扇门 ，里面的世界往往不是一个书名可以指代得了的 。
枟交换舞伴枠在初稿完成时曾取名“换夫” 。 书中写到了这种

活动 ，我想借它来警示社会 。 后来为了避免错误导向 ，也让读者

有较多的想象空间 ，特更名为“交换舞伴” ，很多人更喜欢这个书

名 ，就被选用了 。 现实社会里 ，完美的灵肉结合太少 ，写此书时

我第一次在性的尺度上稍作适度的放松 ，但也只在必要的情节

中才将男女主角的情与性作一种美的溶合 ，所谓情到深处无怨

尤 。 有些地方我曾边写边落泪 。
出此书时 ，梦里曾出现过一只跟我比赛唱歌的“大企鹅” ，我

唱高音 ，它唱中音 ，我们争唱了半天 ，最后发现两个必须对唱才

好听 ，且一定要虚心努力才会对得好 。 这往往也是出版任何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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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内在心路历程 。 要想让一个作品引起大众共鸣 ，作者与编者

除了自信外还要有一颗善心 。 非常感谢推出此书的出版社的支

持 ，更感谢那只与我一样坚持到底的大企鹅给我的启示 ，希望将

来它会继续在我梦中出现 。
现代人重视市场学 ，若硬要我说几句与推销有关的话 ，我相

信这本小说会带给读者下列感受 ：气氛逼真 ，亲切动人 ，剖析细

腻 ，它能助你领悟婚姻真义 ，指引正确方向 ，且主题厚重 ，意义深

远 ，探讨感性 ，增进智能 。 您若不信 ，不妨读读看 。

写于美国北加州湾区

２００４ 年 ８ 月 ３１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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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

又是冬季 。 几日来气温骤降 ，前两天曾飘

着冷飕飕的雨丝 ，终于太阳露了脸 ，却又寒意上

身 。
傍晚 ，还来不及跟晚霞道别 ，大地就抹了层

黑 ，云朵厚厚地趴在天上 ，像墨汁溅到了湿衣 ，
不均匀地拼凑在一起 ，带了份难耐的诡异 。 空

旷的豪宅仿佛成了没灵魂的躯壳 。 娟芸站在窗

前 ，往日那种因谨慎 、不安 、惶恐 、逃避所建立起

的自卫感几乎消失 ，没有了委屈与抱怨 ，像是松

弛的弹弓 ，有些无趣 。 远离了压力 ，也缺了股

人味 。 老简的去世 ，令她有种失落的彷 ，绿

卡身份可能会落空 ，心境也会改变 。 后者只是

暂时的 。 人往往会被自己的感觉骗倒 ，其实不

过是环境的安全感更替的适应期 ，一切都该会

没事的 。
豪宅已被老简捐给“大爱孤儿院” ，明天人

家就要来重新装修 。 园丁赫市仍留原职 ，他已

答应娟芸来帮她搬家 。 房子里的家具及摆设全

移走了 ，卖的卖 ，送的送 ，像是被掏空了的篮子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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风一吹就会不见似的 。 她转头望了一眼偌大的空屋与楼梯 ，仿
佛看见老简生前走梯时那略弓的背脊及经不住风吹的瘦小灰

影 ，心底免不了发毛地浮起一丝恐惧 。 不安的感觉会消耗精力 ，
她甩甩头 ，走回原地又专心整理起来 。 装好的部分纸箱都整齐

地堆在卧房与走廊 ，最后一堆就在客厅了 。 她身着黑色家居长

袍 ，围着头巾 ，蹲在地上用胶带封箱 ，封完朝角落吃力地推去 。
中央空调系统在低的哄哄声中吹出了暖气 ，温热地传过来 ，让
她的脸有了点血色 。 她伸手拉下发际垂落的长丝巾 ，在颈部绕

个圈朝后甩了过去 ，白皙的手臂露出些青筋 。 她弯了弯发痛的

指掌 ，无奈地搓着手 。
正待起身 ，大门突然开了 ，进来的是个中等个头的男人 ，他

走近纸箱 ，隐隐飘来一股难闻的体味 。 他朝她瞄了一眼 ，问道 ：
“快弄完了 ？”没表情的声音在大厅里回荡 。 她仍坐在地毯上 ，倦
意满面地瞥了他一眼 ，讨厌他的明知故问 。 明天房子得空出来 ，
他竟然只会往外跑 ，一点事也不做 。 她没好气地拍拍纸箱 ，对他

说 ：“等这些老简的箱子弄好了 ，你带走作纪念吧 ！”他面色苍白 ，
眼睛发出青荧似野兽般的光芒道 ：“我不想要 ！”

“是你父亲的遗物哩 ！你应该留着 。”她抬头盯向他 。
他仍是摇头 ，在客厅里走了几步 。 转身时 ，他身上那件长及

脚踝的深灰色风衣的底部尖角幽幽地飘了开来 ，像蝙蝠的两个

翅膀 ，扇走了所有的暖意 。 她突然觉得一股凉意爬上背脊 。 空

屋 、蝙蝠 ，不就是鬼电影里常出现的景象吗 ？ 难道他要吓死她 ？
正想到此 ，她的黑纱巾陡然滑落下来 ，露出白晰的长颈项 。 而

他 ，正朝下望着它 ，且弯下了身躯 … … 天啊 ！ 他是蝙蝠 ，要来吸

她的血 ！ 她止住呼吸 ，准备狠狠地发起反击 ，却见他的手拾起纱

巾 ，温柔地替她绕回了颈项 。 她像只受惊的小鹿 ，伸手按住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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巾 ，怕被看穿了似的 ，不安地收回视线 。 他端详她半天 ，才说 ：
“你很不错 ，装箱整理得干干净净的 。”说罢他朝前走了几步 ，侧
身望望大厅 ，见她没说话 ，转了一半的侧姿又改回了正面 ，低头

向着她 ，长风衣直直地挺在那儿 ，那两只利光闪闪的眼睛研究似

地朝下端详着她 。 他牵了牵嘴角又说 ：“你知道吗 ，现在社会上 ，
一个三十几岁的单身男人是很吃香的 ，但我找对象并不在乎女

方大我三岁 。 如果你不是我的继母 ，如果我当初是在外面认识

你 ，我 … … 可能会追你 ！”
她闻言缓缓将手放下 ，摇头道 ：“可惜我对比我小的男人一

点兴趣也没有 ，尤其是你 ！”他侧头冷笑了笑 ，双手插在风衣口

袋 ，晃着蝙蝠的翅膀 ，走近她身边 ，原有的异味也被带了过来 。
他邪眼笑道 ：“我明天一早就搬出去 ，今晚是最后一夜住这儿 ，你
… … 最好把卧房的门锁紧一点 ！”

这话吓了她一跳 ，他想怎样 ？ 威胁吗 ？ 她一动不动地瞅着

他 。 他察觉了 ，快意堆上脸 ，抖着身子笑了起来 ，低头斜睨着她 ，
说 ：“放心 ！ 我不会去侵犯你的 。 你和他去搞那种什么杂交活

动 ，我可没那么下流 ！”
“但 … … 老简才有 ，我并没有 ，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！ ”她辩

着 。
“什么内容我可没兴趣 ，我知道是他带你去的 ，那个俱乐部

只有夫妻才能参加 。”他说着仰身朝空中嘘了口气道 ：“你是近墨

者黑 ，而且 … … 你根本不知道 ，他以前还 … … 反正他 … … 他可以

不仁 ，我不可以无义 ！”
她张口还想说什么 ，却见他转身大步朝楼上走去 ，衣角那翅

膀甩过一阵风 ，带走了他的怪味 ，吹来了她的寒颤 。 她望一眼最

后那袋老简的遗物 ，转身拖来空纸箱 ，继续装东西 。 她从袋中抽

3



出一个黄纸包 ，一本蓝色烫金花的小册子随之掉了出来 。 她好

奇地拾起它 。 很精致的质料 ，是老简的日记 ！ 她翻开溜了一眼 ，
愣住了 。 几个字跳入眼帘 ，吸引她不得不读了下去 ：“６ 月 １６
日 ，这天我去了‘黑天鹅’ ，认识了莉香 … … ”莉香 ？ 她不是其昌

的前妻吗 ？ 怎么回事 ？ 她止不住好奇继续翻阅 ：“ … … 我留着这

件被她拉破的衣服也没用 ，可是 … … ”娟芸翻阅了大半本 ，面色

凝重地睁大眼睛 ，因震惊而失血的唇微微颤抖 。 犹豫半晌 ，她还

是合上了那本日记 。 在放回纸包时她瞥见了那件日记上提到的

破汗衫 。 她一并放回原处 ，匆匆封了箱 ，且在箱上特别写了粗大

的“JJ”二字 。
起身时双腿酸痛异常 ，她这才发觉自己竟蹲了那么久 。 勉

强撑起身 ，走动了一下 ，血液回流后才消除不适 。 推好箱子 ，收
拾完零碎物 ，她在空荡荡的客厅伫留片刻 ，便上楼回了卧房 。

她习惯性地锁上门 。 开灯后想到他先前说的话 ，又特别推

了个装满东西的纸箱挡在门边 ，倒非真怕他会怎样 ，只是突然很

烦 ，想把一切都隔在门外 。 卧房里已堆集了好几个前些天已封

好的纸箱 ，床与家具都没了 。 她在空荡荡的室内徘徊 ，把先前准

备好的毛毯及枕头移到墙角 ，贴墙坐了下来 ，心中反复思量着刚

才在日记上读到的事该不该告诉他 。 不说的话 ，他明天就带着

仇恨走了 ；说吧 ，岂不是揭发他父亲的隐私 ？ 这对他也是旧伤新

痛 ，且他又会怎么想 ？ 唉 ！
起身踱近窗口 ，掀开窗帘 ，在昏黄的灯光下 ，可以望见斜对

面雷家两层楼房的前院 。 光光的草坪上插着卖屋的招牌 ，幽暗

的窗户毫无动静 。 雷家早已搬走 ，定时来割草的梁家也不再出

现 ，而明天她简家也要搬走了 。 合上帘幕 ，暗了灯 ，她将身子绻

缩在地毯上 ，拉来毛毯盖住身体 。 黑暗里 ，她想到宗乔 ，想到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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狱中的丹娜 ，视线循着空墙 、纸箱停在箱顶那座小电钟上 ，空寂

中钟声格外清晰 ，想到这是在“贝屋山庄”的最后一夜 ，她辗转难

眠 ，沉入过去一年的回忆中 … 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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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

年节刚过去 ，冬天的尾巴飘着少见的毛毛

雨 ，诗意的感觉在异国早已淡去 。
一个下午 ，雨虽停了 ，天空却乌云密布 ，低

气压笼罩 ，像是欲哭无泪 ，也像是狰狞的警告 。
娟芸正在租屋内发愁 。 报上说今天会有暴风

雨 ，万一再漏水怎办 ？ 屋顶上漏水的细缝从床

位到厕所都有 。 她曾在外观察过 ，这间屋像是

后加的建筑 ，平屋顶没有气温调节的护层 ，又夹

在两栋尖顶的主房之间 ，一旦漏水 ，两头雨水往

下灌 ，水势会很猛 。 曾向房东反映过 ，也没见有

任何动作 。 想了一下 ，她找出了自己衣柜内一

块大的透明塑料布 ，或许可救急用 。 可是 ，天
哪 ！ 那么高 ，得怎样钉上去 ？ 又能支撑多久 ？
走进厕所 ，见浴缸顶上的天花板已泛黄 ，污霉的

一大片水渍 。 她双手抱胸忧虑地蹙着眉 。 “铃
… … ”电话铃声刺耳地传来 ，她转身去床边抓过

听筒 ，耳朵冲入一道急性的嗓音 ：“娟芸 ！ 别忘

了晚上八点‘单身联谊社’的舞会 ，我来接你 ！”
“哦 ，丹娜 ，我怕去不成了 。”娟芸盯着窗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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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阴霾 ，为难地说 。
“为什么 ？ 你答应我去的 ！”丹娜不满 。
“外头天阴阴的 ，恐怕要下雨 ，我住处会漏水的 。”娟芸回答 。
“告诉房东嘛 ！”
“有呀 ！ 房东说没大碍 ，但我很担心哩 ！”
“不会的 ，就算会也是小雨 。 你别担心 ，我们先去 ，下雨就早

点回来 。”丹娜坚持 。
娟芸想起上回那位太太在会场虚报炸弹的风波 ，心底发毛 ，

但又不想吓到丹娜 ，便说 ：“我又不太会跳舞 … … ”
“会慢的就行了 ，主要去认识人嘛 ！”丹娜劝道 。
“我 … … 我还是不能陪你去 … … ”娟芸望望天花板 ，歉意地

说 。
“娟芸 ！ 我们两个都没绿卡身份 ，你还比我大两岁 ，我急难

道你不急 ？ 积极点嘛 ！ 去这种人多的场合才能给自己增加机

会 ，否则你说怎办呢 ？”丹娜提高了最后一句话的尾音 。
“我 … … ”娟芸犹豫着 。
“别三心二意了 ，你又不用开车 ，一起去吧 ！”丹娜加了把

劲 。
“好吧 ！”娟芸无奈地答应了 。
“那 … 八点见哦 ！”
挂了电话 ，娟芸坐在床沿发了一阵呆 ，像是想到了什么 ，起

身将先前取出的塑料布摊开平铺在床 ，这样万一漏水还有干地

可睡 。
来美国这些年 ，混来混去还是一个人 。 她不像丹娜 ——— 住

的房子是新公寓 ，虽没身份 ，好歹还有个好窝 。 谁能了解她的困

境 ？ 工作的公司倒闭 ，不但得寻新职 ，最糟糕的是连正在办的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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卡身份也泡了汤 。说到租屋也不容易 ，来美后 ，一二三四楼哪层

没住过 ？ 吵闹如大杂院的公寓 ，噪音如近火车铁道旁的改装车

库房 ，搬来搬去不就因为付不起较高的租金 ？ 只得这么将就着

住 ，实在忍不下去才搬 。就这样 ，她住过夏天可以热到令面霜溶

成水液的“沙漠屋” ，也住过夜晚会从屋顶降落批批白蚁的“虫
屋” ，现在又住到这随时会漏雨成灾的“水屋” 。

她跟丹娜不很熟 ，两人是在某单身晚会上相识的 。 丹娜比

她年轻些 ，未结过婚 ，长得壮实实的 ，两人接近只因都没绿卡 。
丹娜点子多 ，常喜欢异想天开 。 以前有阵子没工作 ，想去当演员

赚钱 ，为了磨炼演技 ，特别降格去跟一个老中工程师搞“一夜

情” 。 结果没想到对方外表斯文 ，可表现出的无情却远超过她的

预估 ，把她当点心似地完 ，脚底抹油就悄悄溜了 ，让她诧异得

火冒三丈 ，忍无可忍 ，跑去对方做事的公司 ，将人找了出来 ，狠狠

给了他一记耳光就跑 。 后来问她还想不想当演员 ？ 丹娜猛摇头

道 ：“那种行业不能动真情 ，我吃不消 ！”那以后她开始排斥老中 ，
也嫌老中没情趣 ，较喜欢找白人做对象 。 但可惜英语不太灵光 ，
只好仍去单身老中娱乐的地方碰运气 ，可一个人去又不够自在 ，
因此常约娟芸作伴 。 丹娜的经济条件比她好 ，会计工作高薪又

稳定 ，且自己有部新车 ，不像娟芸开的是旧车 ，老出毛病 。
丹娜一心想嫁人 ，有一回交了个老外 ，差点成功 ，却被一个

老中女人抢了去 。 为此气得常在娟芸面前尖刻地说那女人的闲

话 ，大骂那女人是“婊子 ！” 娟芸很不想听 ，总觉得人的教养好坏

也反映在受挫时的风度 。 她记得曾见过有个男同事总爱骂以前

美国总统克林顿是“淫虫” ，其本人行为水准却很差 。 丹娜这么

口不择言 ，虽说有生气的缘由 ，却缺乏自省的情操 。 那些低级字

眼怎么说得出口 ？ 难道不贬低自己 ？ 不觉得难堪吗 ？ 坦白说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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娟芸实在反感 ，又不便说什么 。 有时她甚至觉得丹娜不是个很

适合来往的朋友 ，但异乡太孤单了 ，有朋友胜过没朋友 。 有时也

是种无奈 ，令她不得不感叹 ：孤独的人哪有选择朋友的权利 ？ 其

实说穿了 ，丹娜不就是急 ？ 娟芸其实比她还急 ，但急又有何用 ？
娟芸坐近桌前 ，拿起桌上一张镶框的小照 ，心头一阵绞痛 。

那是她留在国内的女儿小芽 ，都十一岁了 ，清丽的面庞像她 ，英
挺的眉像孩子的爸 ，忧郁的眼神则显露小芽一直是个不很快乐

的孩子 。娟芸原有个幸福的婚姻 ，她与任职警员的先生是在业

余剧团认识的 ，两人的嗓音都好 ，曾被选出来对唱山歌 ，就那么

一曲订情 ，后来结了婚 。 她生小芽那年 ，先生因公殉职 ，她带着

小芽挥泪重生 。 但孩子六岁时却得了小儿麻痹症 ，好好一个女

孩就此有了缺憾 ，走路跛着左腿 ，成了乡下邻居的笑柄 ，生活顿

时有了许多困扰 。 娟芸每见孩子走路不如常人就心如刀割 ，后
来搬去跟她城里的母亲同住 ，小芽有了更多的照顾 ，她和孩子才

渐渐稳定下来 。 但每每看到孩子的残疾依旧令她痛苦和不安 。
她好想让孩子的未来换个环境 ，决定接受一个经营健康食品跨

国公司的友人之邀 ，出国工作 ，寄望将来有美国公民身份后接小

芽去美团聚 。
那想到辛苦了这些年却一事无成 ，原有的公司倒闭了 ，自己

的居留也产生问题 ，该如何是好 ？ 娟芸急得试着到处找工作 。
有一回老中商家有个地区性商展 ，她跑去看到摊位不多 ，经过一

家健康食品店时 ，见摊位桌上陈列了一些稀落的说明书及销售

代表的照片 ，桌后的服务人员少 ，生意也清淡 。 望着白桌布上那

一字排开的黑白 ５ × ７ 相片 ，真像什么冥寿或丧事似的 。 娟芸不

觉得对方会雇人 ，但她没进去问机会 ，倒是看到一间中医学校的

摊位在找人 。 她走近时看见一个瘦高的中年男人跷腿坐在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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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，肩部还悠哉地披了件西装外套 。 对方说他是校长 ，娟芸还未

开口 ，他就说看出她压力很大 ，可帮她义诊查病因 。 娟芸刚要落

座 ，他又说要移位到人少之处才安静 。 后来找到不远的一角落 ，
他将双手放在她颈背按诊 。 也不知何故娟芸感到有点后悔 ，尤
其当他的手抚摸到她的前颈时 ，她紧张得想站起身来 。 对方察

觉 ，带着浓重的口音问 ：“你很紧张吗 ？”娟芸看见四下人少 ，很怕

他会乱来 ，曾听过许多江湖郎中借口行医占女人便宜的事 ，这种

按诊 ，更可以有借口遮掩 ，就算你说他有意 ，他也可否认得冠冕

堂皇 ，还是小心为妙 。 于是她点头故意说 ：“我怕我先生会找不

到我 。”对方一听 ，似乎有了戒心 ，很快便结束诊查 ，并在她身后

反复叮咛一定要来约门诊 ，让他好好检查 ，且一直强调自己是专

家云云 。 娟芸边走边点头敷衍着 ，却搞不清他是哪省人 ，怎么话

说得一点也不清楚 ，那个“专家”两字说得完全没个专家味 。 可

在这么个地方又能找到什么好工作 ？ 更别谈替她申请身份了 ，
她摇头失望地离去 。

桌上仍搁着母亲最近的来信 ，她还记得上头写的那几句话 ：
“妈老了 ，身体日差 ，打算跟你哥哥去住 ，小芽也会一起过去住 。
但你哥哥负担也不轻 ，妈希望你能早点把小芽接去美国 ，大概还

要等多久 ？”她没敢说自己近况 ，现在怎办 ？ 是要积极点 ，不该就

这么拖着 ，不上不下 ，毫无进展 。 她想过 ，最快的方式是嫁人 ，若
能找个身为美国公民的男友交往就可能成婚 ，两年后就可拿绿

卡 ，再过几年 ，申请公民 ，然后接女儿过来 。 她也试过 ，扩大生活

圈寻再婚机缘 ，但几乎全是失望 。
放回相框 ，瞥见墙上粘贴的一张张诗稿 ，那是过去那些年自

己在美国对外接触的感慨 。 她平日喜欢自己写写小诗怡情 ，每
次有对象交往失败后总会感触万千 ，又不便向人吐露 ，只好写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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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己留着 。 她叹了口气 ，望见自己在那些诗前写了一行稍大的

字 ：
“针对世间肉食动物 ，写下此三首诗 。”
她无奈地抿抿嘴 ，默默往下读着 ：

［迷］ ：世间真情何处有 ？ 　 　 　 错将兽影当佳偶 ，
总得熬到烧退尽 ， 方知情寄人不周 。

［空］ ：进退思虑多得宜 ， 真个君子好雄仪 ，
满是魅力脂粉群 ， 可惜冷血独缺情 。

［悟］ ：捧着裸心对世人 ， 沧海浮沉总披尘 ，
利害得失才上算 ， 感情不过草芥魂 。

她读着 ，突然发现自己犯了个错误 ，不该用“情”字 ，情使她

与目标成了平行 ，永无交集 。 想到此她伸手将之一一扯下 ，撕个

粉碎 ，掷入垃圾桶中 。 墙上还剩两首诗 ，皆是她怀念小芽的父亲

时写的 ，她深情地念出了声 ：

［约］ ：日出日落总无声 ，　 　 　 仿若长载余音存 ，
生死聚散哪堪问 ， 眷眷赤心到暮春 。

［寂］ ：数年风雨掩耳过 ， 一朝醒来突觉错 ，
盲目晨昏何时了 ？ 空墙回音总失落 。

怀念及哀叹有何用 ？ 她想起以前有个修水电的老中工人 ，
进屋见到墙上她写的这些小诗 ，曾好心地给她建议道 ：“小姐 ，你
贴的这些诗太哀怨 ，会把男人吓走的 。”也许真的太悲苦了 ，常会

影响自己的心境 。 如今为了小芽 ，她更不能再这样沉缅于旧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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